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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月能一直坚持到聂案平
反，离不开父亲和妻子的支持。

2005年揭露“一案两凶”后的
一个周末， 郑成月在医院的病房里
陪着得了尿毒症的的老父亲。 期间
他突然接到局里的通知， 要前往一
起凶杀案的现场。郑成月看看父亲，
心里十分为难。那时候父亲已经75
岁， 他知道父亲的剩下的时间不多
了。

就在郑成月哭着准备离开病房
时，父亲叫住他，叮嘱道：“记住，拿
上了枪，穿上了警服。干什么事都不
要害人，害人没有好下场。”

郑成月还给他一个“叮嘱”———
“爸，记住，我们郑家人永远都是钢
铁汉。”

虽然妻子以前经常埋怨自己因
为工作不顾家庭， 但对郑成月揭露
聂案“一案两凶”后所遭遇到的打击
报复，她从来都甘之如饴。这位在郑
成月眼里“脾气大、不在乎、很坚强”
的妻子曾安慰说：“我们回去当农民
也照样吃饭。”

2016年12月2日， 最高法院终
审宣判聂树斌无罪。 郑成月算着自
聂树斌1994年9月23日被抓至冤
案昭雪，“这8106天，总算给他（聂
树斌）争回来了”。

■重庆晨报

聂树斌冤案发现者郑成月
遭打击报复11年不改初心

从2005年揭露聂树斌案“一案两
凶” 开始到2016年12月聂树斌冤案昭
雪，郑成月将近五分之一的人生都与聂
案紧紧地缠在一起。他的人生也接连遭
到“被撤职”、被举报、银行账户被冻结
等系列来自看不见幕后人的打击报复。

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的台词在郑
成月身上一语成谶：今天起，是你把自
己安稳的人生一脚踹了。

56岁的河北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
郑成月个头不高，身体有点胖，穿着警
用作训服，一双眼睛和大开大合的说话
风格，他依然保持着刑侦警务人员自信
锐利、雷厉风行的特质。

对于因聂案遭受的打击报复，他拍
着胸脯说：“我郑成月做事， 从不后悔，
问心无愧，我谁都对得起！”

1995年，郑成月毕业后回到广平县。因为已经
持有大学学历，他直接就被安排到公安局当刑警。

有着边防侦察兵和大学法律专业背景的郑成月
进入公安局后如鱼得水，仅仅3年就被破格提升为副
局长，负责刑侦工作。后来更是获得河北省“优秀人
民警察” 称号， 连续十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刑侦工作
者。他有一年破获案件300多起，曾只身力擒8名歹
徒，事迹还被拍成了电视剧。

就在这一年，郑成月第一次和王书金“碰头”。
1995年，王书金所在的南寺郎固村有女孩失踪

了。那是郑成月接触的第一起命案，也是他第一次带
枪去破案。 王书金因14岁时有强奸幼女的前科被怀
疑，但后来逃跑了，“一跑就是10年”。

事隔十年后的2005年，他再次遇到王书金。
2005年1月23日， 郑成月押着王书金到石家庄

孔寨去辨认现场。通过调查，他意外地发现了聂树斌
案“一案两凶”事件。他立即向上级反映情况，但未获
反馈。 随后， 他向媒体披露案件。2005年3月15日，
《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引发轩然大波。

从业十多年的郑成月开始遇到各种各样的恐
吓、举报和调查。2007年，王书金案一审过后，聂母
张焕枝到局里找郑成月。

聂母第一句话就对郑成月说：“为了我儿子你受
了不少苦吧！”

郑成月听罢一下子就哭了。
彼时，他刚刚被纪委询问完回来，无端的举报和

调查确实已经让40多岁的他心力交瘁。他回忆道，纪
委对他的调查最长一段时间足足进行了6个月，连续
调查最长也超过40个小时，期间“连续盘问，不准睡
觉”。

2009年的一天，广平县官方突然宣布，由另一
名警官担任县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刑侦工作，郑成月
不再分管刑侦业务，并收了他的办公室。

诡异的是， 直到现在官方也未宣布郑成月被免
职， 因此， 他还是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不同的
是，没有办公室，一直赋闲。

对郑成月的打击报复还波及到他的家人
身上。

2012年，郑成月毕业于河北大学的儿子
报考廊坊国税。 吊诡的是， 尽管他笔试第一
名，却莫名其妙地被刷掉了。有人告诉他，国
税考试第一名从来都没有被刷掉过。那时候，
他隐隐觉得自己的前途的断送和父亲郑成月
参与聂案被报复有关。而此前，自己和弟弟在
学校读书的期间，也曾被陌生人无辜殴打。

从此以后， 郑成月的大儿子便不再参加
任何国家考试，回到广平县一所中学教书。

2015年，因为要给岳母借钱看病，和银
行产生借贷纠纷。郑成月说，河北省磁县人民
法院在判决书都未送达的情况下， 法院伪造
他的签字，冻结了他的工资。

尽管郑成月已经将此事向检察院报案，
但他对拿回自己的财产不抱太大希望，“我干
脆不要了。”

如今， 郑成月的糖尿病和肾病已经持续
恶化，现在因为肾尿蛋白高，双脚浮肿，用手
指按到小腿上，肌肉就出现凹坑，失去弹性。

医生劝他住院治疗， 但他的财产依然被
冻结， 只能靠到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刑事
案件的顾问获得收入。 可这些收入大多都要
给卧床不起的老岳父看病， 已顾不上他自己
了。

郑成月确实如聂母所言， 为聂树斌受了
不少苦。 但他依然不止一次地向聂母保证：
“你儿子不是凶手， 不管哪一级领导来调查
我，只要我的头在这里长着，我就会说实话。”

有人劝他要小心， 但他当兵时遗留的血
性却让他无所畏惧：“大不了就这一条命吧！”

“为了我儿子你受了不少苦吧” “大不了就这一条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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